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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推我搡不行啊，赶快献酒，赶

快献酒。”

我奶奶像个巫师，飞翘的头盖帽、

传统的右开襟上衣和百褶裙黑得铮

亮，似乌鸦的羽。我不明白，与她无关

的一桩事，她为何细说得这般入微。又

为何如此揪心！仿佛她置身于

现场，抓扯的某只手是她的

手，快撑不住了，才从喉咙里

迸发出献酒的话。我奶奶极端

矛盾，一会儿替矛着急，一会

儿替盾担忧，她真想飞过去参

与其中，调和矛盾，息事宁人。

我奶奶的话刚落，我就表

达了内心的不快。

“娃儿啊，好戏还在后头，

不过也毁了这两个家庭。”

她叫我仔细盯着特吉的

后山，看看是否异常。我将目

光往上移至那里，须臾，黑乎

乎的树林边冒出十多个黑影，

在松软的土地上，滚石般往下

面的寨子飞奔，身后尘土飞扬。这群

莽汉是硬石，是飞鹰，是狂乱的风暴，

目的是捣毁道德败坏之人的房屋和

粮食。他们或许爬上屋顶，撕扯了大

片茅草；或许把木门扳倒，将苞谷撒

满一地；或许钻进猪圈，滥砍乱杀。我

奶奶尚在或许的想象中解说时，猪惊

恐的哀号声横空传来。

的确，猪替道德败坏之人家蒙受

大难了。

猪一生最大的理想是逃出村庄，

用嘴拱地，寻些东西吃。它们的出逃特

有意思，边哼唧边摇晃，两瓣屁股左右

颠簸，道德败坏之人家的两头猪算是

猪界的翘楚，别说村庄，连村庄通向另

外一个村庄的迢迢山路，都即将要哼

哼着走完。只不过有悖于猪的愿望，走

的是一条死亡路。

屠宰点离磨坊不远，清泉和那棵

构树就在侧边的山包上。

诺苏泽波里的妇孺老幼无不欢

天喜地。从来没人相信天上会掉馅

饼，但独独信这回吧，这比馅饼纯粹

和高档得多，肉解馋，油润肠，汤胀

肚，当是一个村庄的欢宴。跟我一般

大小的孩子能吃尽吃，心儿圆圆，肚

儿滚滚。兴奋的还有狗，看上看下，胁

肩取媚，尾巴摇得像纸做的风车呼呼

地转，再不扔骨头的话，担心狗尾巴

转速太快，带着身体飞到天上去。几

条狗冲将过来，争抢那根骨头，老狗

得手，急速逃窜，其他的咧嘴龇牙，还

在草地上翻滚打架。待天晚，我们穿

过黑暗回家时，狗还在东嗅西闻，以

它们的思维期待着天上继续掉骨头。

沟对面的野地上篝火闪耀，征讨

的和防御的靠智者斡旋，谈判陷入了

僵局。我奶奶说，要谈几天几夜的，得

用钱赔偿。

有人接话，没有磨坊，他两个再

好，也不会被逮。

又有人附和，是啊，都是磨坊惹

的祸。

我奶奶说，感情是个小妖，一旦放

出来，就回不去笼里的，害自己，也害

别人。

成年人的妖长啥样？妩媚，或者狰

狞？孩子懂不起。其实，乡下的孩子都

是这样长大的。往常，我们同学间肆无

忌惮，骂天骂地，也未见有人恼怒。但

自征讨事件后，只要她儿子在场，我们

再怎么胡闹，谁都不会胡说。然而，我

们的克制终究功亏一篑，她的儿子或

是被我们疏离，或是被他自己疏离，总

之，他成了一个冷漠的、孤独的、郁郁

寡欢的同学。

某天凌晨，痛哭声绞缠着

刚刚醒来的诺苏泽波。那声音

层层叠叠，分别拖着长长的尾

音，似断气了，又尖尖地续起

来，“阿嫫，你别走”的哭声似

吊丧，声声哀怜，句句悯恻。

原来，密会的妇人牵马走

出寨子时，被三个孩子追上，

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挽留一场

离别。她要走，其长子、次子和

幺女边喊叫边牵缠，使她寸步

难移，满目凄楚。

这当口，清早去背水的妇

女陆续前来，像我这般起得

早的孩子也跑来凑热闹。仨

孩子有的抱她腿脚，有的拽她

衣角，声音几乎嘶哑了，哽咽着抽泣。

等她往前挪步，孩子恐慌万状，齐声

呼喊“阿嫫啊，你别走”。这场景的感

染力太大、太强，比死了人还悲惨，弄

得在场的人愁云满面，泪眼婆娑。当

母亲的她蹲下来安抚孩子，说阿嫫过

几天就回来，到时背很多很多的水果

糖来给你们吃。我同学抽泣着说，“我

们不要糖，我们要阿嫫。”

她喝斥长子：“听话，你要照顾好

弟弟和妹妹。”旁边的妇女们早已崩

溃，不知该规劝哪方。有个老妇问：“怕

是猴年马月才回来了吧。”对方答：“去

散散心。”老妇又问：“看在孩子的份

上，别走了。”又答：“哪个不心痛自己

的骨肉啊，可我实在……活不下去

了。”说罢，号啕大哭。

她人是一截一截矮下来的，最后

趴在了地面上。仨孩子依然抱着和拽

着，深怕一松手，如烟似梦，阿嫫钻地，

不再相见。僵持已久的局面，最终还是

找到了破解的办法，我同学也跟着阿

嫫去外婆家，到时他和阿嫫一并回，背

着很多大大的糖果回。

三个孩子遂破涕为笑。

我同学飞奔而去，又飞奔而至，他

是去拿书包的。

反正我没事，跟着背水的人去送

一程。我同学悄声说，他外婆家离学校

太远，书估计读不成了。“不是说很快

回来吗？”他半晌不应，接着往书包里

摸索，拿出半截铅笔送给我。我从他的

表情和行为里隐隐察觉到，临时性的

安排可能是一种诡秘的妥协。

告别处是在轰鸣的河流畔，上有

磨坊，下有木桥，再下是陷阱和断崖。

我看见背水的妇人中有的流着泪，有

的红着眼，有的看不出啥表情。我纳闷

的是，泪眼涟涟的她们，前几天还在背

后戳人家脊梁骨，尖酸刻薄哩，今天怎

么就伤感起来了呢？

此刻，她弯腰挑选了两枚石子，分

别装进了她和长子的衣兜里，这是按

灵魂论来捡的，石子挨着身体，灵魂便

有了依附的可能。

“姐妹们，莫悲切，我走了。”她大

声说完，领着人马上了木桥，仿佛这一

走，世上所有的情殇、哀痛和绝望都将

得以治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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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断裂带的河，也穿过我的

童年。

夏天，我和弟弟的眼睛会让父

亲生气，也会让母亲变得高兴。因为

我们的眼睛是会“落”的，就像鸟儿

会“飞”一样。我们的眼睛会落进家

门前的河里面，我们会把水

变成一个个窟窿。河水很

深，却也清澈见底。河是夏

天里我、弟弟还有院子里伙

伴们最愿意去的地方。父亲

生气，是出于某种担心，不

是担心我们的眼睛我们的

魂儿落进河里，而是担心我

们的命落在河里，父亲越是

担心，我们越是魂不守舍；

母亲高兴，则是因为我们除

了偷偷掌握各种游泳技能

之外，还很会捉鱼。鱼是天然

的美味，且无须太多成本。

我的身体至今保留着河水滑过

皮肤的那种清凉记忆，这种感觉就像

水流过之后，鱼儿钻进了渔网。河能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也能把我们分

开。很多年没在断裂带河里游泳捉鱼

了，夏天，我的皮肤总是会发痒。发痒

不是因为炎热，而是因为饥饿。

那年夏天，我和堂哥顶着烈日上

街买渔网。途中，在路旁有着一大片

墨绿色荨麻的公路边缘，我们的眼睛

不约而同落在一件裹着泥尘的蓝色

外套上面，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静

静呼吸，又像是在等待。那是件女式

外套。我和堂哥在外套的荷包里翻到

了厚厚一沓钱。这一沓厚厚的钱，让

我荷包里为数不多的一块钱彻底傻

眼了。堂哥荷包里有好几块钱，但他

荷包里的那几块钱也彻底傻眼了。这

是一笔巨款，一下子把我和堂哥网住

了。很快，它就把我和堂哥变成了一

阵风，把我和堂哥吹进了路边的水

沟，我们顺着水沟一直往寂静和无人

的地方吹。直到我们在水沟的隐秘角

落里停下，商量着如何分掉这笔钱，

风才停下来。

我和堂哥分了很久也没有分出

个所以然，只是把那笔钱数了个大

概，六百多块呢。我们激动得满头大

汗，花掉很小的一部分，也能把我们

胀成一头牛。

因为始终分不出个所以然，我陷

入了回忆。我想起和弟弟、母亲在采

蕨苔、广东苔时遇见过的那群羊，尤

其是那头走在最前面的羊，以及它身

后无数只滑动的眼睛，以及那铺天盖

地悲凉的咩声。

我想起如果我是那只羊，丢了这

么一大笔钱，我会不会难过，我的家

人会不会难过？我想起外婆，想起她

带我在庙里烧香拜佛，想起她告诉我

的：“做人行善积德，菩萨才会保佑！”

或许，我也想起过那个曾经买走

我们所有菜墩的陌生人。我想起选

择。想起善良。想起报应。

想着想着，我就害怕了，我跟堂

哥商量：“我们把钱还给人家！我外婆

说了，做人要行善积德，不然要遭报

应！”潜意识里，我相信，丢掉这么大

一笔钱，那个失主肯定会变成鬼。而

我，胆子又那么小……

堂哥选择了我的意见。我们不再

分钱。这笔钱又把我们吹回了公路，

吹向了它的失主。我们在公路上没走

多远，一个脸色苍白的大娘骑着自行

车迎面而来。她跟我们打招呼：“娃儿

们，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件蓝色外套？”

她的运气真好。接下来的事似乎

顺理成章。失而复得的大娘似乎不急

着感谢我们，也不急着离去，而是蹲

在路边，开始数她的那些钱，事实上，

那些钱一分不少。但她整整数了好几

遍。她数钱的时候，几个人路过，我们

拾金不昧的事，也一下子钻进他们的

耳朵里去了。

“你要好好感谢下这两个娃

儿！”那些人话说完，就像云一样飘

走了。留下我们。其实，我和堂哥本

该光明正大地离去，大娘数钱的动

作却把我们牢牢钉在原地，

不能动弹了。

“道谢了哦，娃儿们，等

下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们每

人二十块钱感谢费！”

大娘一边数钱，一边望

着远去的云。

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娘数

钱。我忽然觉得，这位大娘数

钱的样子很丑。

最终，大娘数完了钱，她

取出四块，给了堂哥两块，给

了我两块。二十块钱在我和堂

哥留在原地的过程中缩水了两个八

块钱。虽然只有两块钱，但我和堂哥

还是很高兴，毕竟，不是我们捡来的，

也不是我们偷来的。临别之际，大娘

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到学校找老

师好好表扬你们！”

实际上，我们还来不及告诉大

娘我们老师的名字，大娘已经骑着

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丝线

般走远了。

我和堂哥高高兴兴地上街把那

两块钱花掉了，我买了一支冰糕，冰

糕虽然很快就在我的肚子里化掉了，

但我还是高高兴兴。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母

亲，说：“妈，今天你娃做了一件大

好事！”

母亲问：“啥好事？”

我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

母亲失望地自责了一句：“我怎

么养了这么个笨娃？！”

母亲是对的。没过两天，逢集的

日子，母亲和那个大娘狠狠吵了一

架。原因是，大娘在大街上歪曲事实，

她跟别人说，她给“那两个捡钱的娃

儿”每人奖励了二十块钱。是二十块

钱，不是两块。

“真把我儿当成笨娃呀！”

母亲气鼓鼓地说。

其实，我清楚，家里需要钱，把那

笔钱交给母亲，家里会好过很多。我

暗暗发誓，如果再捡到那样一笔钱，

决不再还，我一定要交给母亲。结果，

一天放学，我在家里又捡到了一笔

钱，一百五十块。我立刻把这笔钱藏

了起来，之前的誓言如同空气。为了

确认这笔钱是不是家里的，我跟母亲

说：“学校让交二十块钱买口琴。”母

亲摇摇头，说：“你把房子倒过来，看

看能倒出来那么多钱不！”

母亲的回答让我松了口气。我又

问她：“今天谁来我们家啦？”

母亲一脸疑惑，然后说了一个村

里人的名字。那个人是父亲的朋友。

第二天，天不亮，那个村里人来

了，愁眉不展地跟父亲说，昨天把钱

丢了，不知丢哪里了。

父亲说：“我们没有捡到呢！”

就在他们刚陷入沉默的间隙，我

一阵风似的走了过去，问那个村里

人：“丢了多少？”

他说：“一百五。”

我如释重负，有些遗憾有些激动

有些骄傲地告诉他：“你的钱，我捡到

啦！”说完，我地摸出那笔钱，完璧归赵。

在场的父亲、母亲，还有那个村

里人，瞬间石化一般。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我还是顺着外婆教我

的那些东西在走。相信善。我不确定

别人的反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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